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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长达 年的跨

国诉讼

自 年始 中国民间
一些普通百姓把日本告上法

庭 南京大屠杀 强掳劳
工 七三一人体试验 慰

安妇 战争遗留下的伤疤还

在红肿发炎 活着的人证在减
少 受害者及家属一次次站在

日本的法庭上 法官换了一拨
拨 控方律师 老的老 病的

病 年轻一代开始顶上

结局是一场接一场的败
诉 有些一审胜了 二审又败

了 但律师团仍在上诉 而
战场 在日本法庭 控方律

师均为日本人 他们与中国民

间力量一起 无偿地 并肩战
斗

人类的良心与国籍 所
处的位置没有关系 是无论谁

都应该具备的 日本律师团

在 年 回顾十年诉讼之
路时表示

大案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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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星期五

从被 抓兔子 到命丧异国

去年 月 日 岁的中

国劳工受害者闫玉成和受害者家属

阚翠花站在日本国会议员会馆内

年前的同一天 东条英机

内阁颁布了 关于输入华人劳动者

到日本国内的决议 以解决国

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矛盾 支撑太

平洋战争 这张公告改变了

闫玉成和阚翠花父亲阚顺的一生

一同被改变的还有赵宗仁 他

岁了 世代居住在北京市海淀

区苏家坨镇 祖上都是老实农民

年 岁的赵宗仁到昌

平修城墙 报酬是两升老玉米 他

总想再去挣点 所以保长说有新活

儿时 二话没说就去了

当天下午 日本人把这群人里

年纪大的 个子小的挑了出去 余

下几百人上了火车 因为不知道去

哪 沿途不断有人跳车逃跑 赵宗

仁也有机会跑走 他站在老北京车

站门口左一次右一次 站了 个

小时 闹不清方向 最后也没走

他们被运往塘沽港 关进一个

被他叫做 集中营 的地方 三道

铁丝网 一面是无边大海 一个

姓袁的 夜里翻身没打报告 汉奸

拿着镐照着脑袋就打 坑坑洼洼

的海边 有水坑的地方丢着奄奄一

息的人 还没完全断气 野狗就开

始撕咬 后来 他们同煤炭一起被

塞进船舱 运往日本

赵宗仁是被骗去 闫玉成则是

被强掳去的 日本军事上叫 抓

兔子 行动 甭管在集市还是村

庄 把年轻力壮的围在中间 拴个

绳 上车 拉走 中国民间对日

索赔联合会志愿者朱春立说

据日本外务省 年制作的

华人劳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书

记载 战争期间被掠往日本的中国

劳工总人数为 人 分配在

家公司的至少 个作业场

其中有 人命丧异国

有的劳工不计后果 在河边找

条小船 往就中国的方向划

年 北海道石狩郡当别

町的山里发现了一个中国人 名叫

刘连仁 他在山洞里住了 年

像个野人一样 挖个洞 捡海边的

海带吃 朱春立记得 刘连仁说

那块 指劳工干活的地方 的折

磨比山里的豺狼虎豹还可怕

他在山东被抓走时 老婆已经

怀孕 被抓到日本后 监工以没完

成任务 不懂日语 记不住工具名

称等理由殴打他们 公斤重的

刘连仁体重降到 公斤 战争结

束前的半个月 他冒死逃了出去

想着大概已经出生的孩子 在北海

道度过了 个冬天

做些 馒头 让法官尝尝

北至北海道 南至九州的宫

崎 律师团为这些中国劳工在日本

全国各地提起了诉讼 他们通过各

自人脉联系地方律师 开始 持续

的 全国性的联合斗争

那些被强行抓来的劳工 都

是普普通通的农民 都是无权无势

的人 他们不仅渡过太平洋 站在

了日本的国土上 而且直接挑战的

是日本这个经济大国 律师团的

领军人物小野寺利孝说 在法庭

上 他们要和日本政府决一胜负

这样的挑战我想在历史上是从来没

有过的 这些老人在改变着历史

也激励着我们陪他们一起走下去

律师团想尽办法让未经过战争

的法官体会当时的情景 他们播放

神秘的外务省报告 录像

展示航拍的现场地形 年未遇

的严寒和连续降雪的气象资料 当

地居民如何在大雪中艰难生活的报

纸剪报 有的律师还曾打算让原告

穿上粗麻袋上衣 向法官讲述受害

经过 甚至有人提议做些当时中国

劳工吃的 馒头 让法官尝尝

律师团说服法官 将法庭 搬

到 现场 他们来到港口边 沿着

中国劳工每天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

遍 用风速计和温度计测算了数

字 还找来当年监工打人的相似棍

棒 重演历史

当 野人 刘连仁的劳工诉讼

案即将宣判时 律师团所有人都开

始坐立不安 有人不由自主地握紧

拳头 还有人连结论都没听完就欣

喜地流了泪 当宣读到全面承认刘

连仁的赔偿要求时 法庭内一片欢

呼

这是战争期间被抓到日本强制

劳动的中国人首次以日本政府为对

象 提起的诉讼 可刘连仁自己

没能听见 他于一年前去世了

判决后 日本政府向东京高等

法院提出上诉 律师团又走访了刘

连仁当初被抓地点的自家门前 被

强迫劳动的煤矿遗址 被发现时的

山中现场等 收集更多证据 但二

审结果出来 胜诉转为败诉 律师

团又上诉到最高法院 仍是败诉

得知结果后 刘连仁的长子刘

焕新重复了刘连仁生前的一句话

路途虽遥远 但是总能走到应该

到达的地方

本案应该到达的地方 就是

正义之所在 律师团回顾这桩诉

讼时说 他们护照里出现最多的是

中国签证 早前来中国的农村取

证 一些地区还 未完全开放

日本律师只能止步省城

年 月 律师团的第一

个官司在日本开庭 原告之一是

七三一 人体试验受害者的后代

王亦兵 这是在他父亲去世 年

后提起的诉讼

律师团找来曾逮捕他父亲的原

宪兵三尾丰 他向王亦兵谢罪

我就是逮捕你父亲 并将他送到

七三一部队的三尾丰 我做了无论

如何也无法挽回的事情 实在对不

起

王亦兵沉默片刻 终于开口

道 你是我的仇人 你抓走了我

的父亲 他在七三一部队被杀了

可以说是你杀了我的父亲

三尾丰再次低头谢罪 他讲述

了七三一部队的恐怖景象 俘虏们

被剥夺了姓名 取而代之的是三位

数或四位数的号码 他们被叫做

原木 清点人数时不是 一个

人 两个人 而是像数木材一样

一根 两根 地数

尽管从结果上是败诉了 但

我们赢得了判决史上首次直接对七

三一部队的残酷非人道的战争犯罪

行为的事实认定 律师团曾说

这是诉讼的意义之一 日本

的判决书都很厚 有时候 万字

都不新鲜 一点一点认定加害事

实 永远地刻在日本的司法史上

岁的朱春立说

一位叫木村的福冈地方法院法

官 判中国人赢了官司 他说

法官在其一生中 会遇到一两次

值得用职业生命做赌注的案子 对

于我来说 这就是其中的一次

他说自己写判决的时候 手是发抖

了 但对结论没有犹豫

那次 福冈地方法院大法庭的

旁听席上坐满了人 他们既不是原

告 也没有家属 劳工事件的沉

重分量唤起了人们的良心 在日

本 有专门支持诉讼的支援会 口

号是 战后 年 日本的良心

被追问

中国人心上的 冰 也开始融

化 战争刚刚结束时 尚未回国的

劳工闫玉成对着日本街头的汽车大

喊 八格牙路 日本律师团到来

时 很多受害者是战后第一次接触

日本人 闭着嘴 不说话 当他们

再次踏上日本领土 有人仍然心怀

仇恨 甚至把排泄物扔在酒店的走

廊上

有一场败诉让律师团印象深

刻 宣判之后 受害者说 斗争

到此并不算完 我对判决虽然不

服 但现在心情却非常爽快 大家

如此支援我们 这是比什么都令我

高兴的事

打到白头怎么样

小野寺利孝在 年第一次

踏上中国土地 他参观了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森森

白骨的遗迹在脑中挥之不去

当年 月 日 北京长富宫饭

店的一间客房里 一份 确认书

攥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

童增和小野寺利孝的手里 这两个

不同国籍 相差 岁的人 开始

人生轨迹的重合 这也是中国受

害者委托日本律师打官司的起点

那时的童增是一位大学教师

一天他瞥见报纸上的一篇文字 欧

洲向德国要求战争赔偿 字数不

多 印在一块不起眼的地方

受到启发 童增写了一篇 中

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的

万言书 当时 人们对战争的记

忆淡薄 大学四年 童增的同学里

没一个人提过南京大屠杀 他到北京

图书馆 现为国家图书馆 查阅战争

资料 到了存放内部资料的第 层

战争的暴行和残酷才赤裸裸出现在他

眼前

他为索赔致函日本大使馆 召集

中国人签名 给人大代表写信 还曾

守在人大代表的驻地外 通常代表们

在晚上 点吃饭 点半出来散步

点赶回看新闻联播 童增摸清规

律 在 点半到 点之间 带着学

生 看见戴红牌的就拦

在终于成功让人大代表提交议案

之后 关于童增的报道多了 各个文

摘类的报纸开始转载 相当于今天

的互联网

报纸上的一个个 豆腐块 引来

上万封来信 小野寺利孝的原告 大

多出自这些信件

那些年 很多人都在 寻找童

增 有人在北京站等了 天只为见

他一面

劳工赵宗仁先认识了童增 又见

了小野寺利孝 我第一个知道劳工

索赔的消息 自个儿觉得这事儿能解

决 要解决 当地劳工就都得解决

有人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我去找

赵宗仁带着在日本留下的疤 骑着自

行车 找到了 多个劳工和家属

他把打听到的信息写在香烟盒的背

面 我当时什么也不干 专门干这

个

每一封信 每一个找来的受害者

面孔 都藏着一些需要铭记的故事

童增作为他们的倾诉对象 慢慢变

了

起初 他为爆炸式的报道感到兴

奋 一天晚上 三个媒体都是我的

消息 他的名字以不同的字号出现

在报纸的标题里 当时只是追求轰

动效应 发表完文章拉倒 但当这些

受害者给我写信时 我才真正感觉到

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在这一点上 不需要语言的翻

译 他和小野寺利孝也能互相理解

年 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日

索赔 童增和小野寺利孝联合获得诺

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据说 在接手中国人战争被害赔

偿诉讼之前 小野寺利孝从没输过官

司

在日本 律师是一个有地位的职

业 他们在右胸前佩戴徽章 日语

里 只有政界人士 医生 教师和律

师 能被称为 先生

小野寺利孝曾做过尘肺诉讼 核

泄漏诉讼 经常通过官司 改变国

家的政策 童增还记得他和小野寺

利孝初次见面的场景 我 岁

了 头发还是黑的 我用 年的时

间 打到白头怎么样 那个日本人

说

年 月 日本长野 地方法院驳回了二战中国劳工的赔偿请求当年在日本的中国劳工在诉苦
资料照片


